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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利亚·史密斯写道：“罗马于公元前162年藉着结盟而与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发生了联系.”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将该日期定为公元前161年,而史密斯在同一本书中也两次提到公元前161年.我推想,这里提到公元前162年,乃是一个排印错误.
“借着第23和24节,我们被带到犹太人与罗马人于公元前161年所立盟约之后的这一时期,直到罗马取得普世统治权的时候.”——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73页.
第十一、十二节指出公元前217年拉菲亚战役的胜利及其后果,这场战役发生在由安条克三世（大帝）率领的塞琉古帝国与由国王托勒密四世·腓罗帕托尔率领的埃及托勒密王国之间.
帕尼翁战役发生于十七年后,即公元前200年,又一次在塞琉古王国与托勒密王国之间进行.
马加比起义始于公元前167年,是犹太人反抗塞琉古帝国试图压制犹太宗教实践并强行推行希腊文化的起义.
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的重新奉献——即光明节所纪念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64年,比第二十三节所说的“盟约”早三年.这一事件发生在马加比人成功地对抗由臭名昭著的安条克四世·伊皮法涅斯统率的塞琉古帝国军队之后;安条克四世曾亵渎圣殿,并取缔了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光明节所纪念的那场胜利之后不久,安条克四世·伊皮法涅斯便去世了,这也标志着叙利亚势力自此开始衰落.
在公元前200年（也是帕尼翁战役的时期）,罗马首次介入«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历史.那里有确立异象的标志.它在那段历史中有意的影响,揭示了耶洗别的作为——耶洗别象征着一个在幕后操控的教会.耶洗别在撒马利亚的家中,而她的丈夫亚哈却目睹以利亚杀死了她的先知.希罗底并未出席希律的生日宴会;在那场宴会上,她的女儿撒罗米诱惑了希律.在美国的历史中,由推罗的淫妇所代表的教皇制被遗忘,直到象征性的七十年结束.随后她开始向世上的诸王唱起她那迷惑人的歌曲.公元前200年预表在末后的日子里她开始公开向诸王唱歌的时刻,就在即将到来的主日法令之前不久,正如第十六节所表明.
在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犹太人“同盟”之前,马加比人重新奉献了圣殿,正如公元前164年的光明节所纪念的那样.三年之后,在与叙利亚人持续的斗争中,马加比犹太人向罗马寻求支持.随后与罗马缔结的“同盟”成为上帝末世研读预言之人的一项预言性考验.
历史学界把公元前161年认定为“同盟”达成之时,但先驱者则将其定为公元前158年.米勒是对的,还是现代历史学家是对的？米勒把六百六十六年（666）加在公元前158年上,得出公元508年——当“每日”被除去的时候.无论你如何查找,要为“公元前158年是犹太人与罗马人缔结同盟之年”找到历史依据,都将极其困难,甚至可以说事实上不可能.
第十六节乃是星期日法,但在此之前,罗马于公元前200年进入历史,以立定这异象.马加比起义始于公元前167年的摩丁,最终他们于公元前164年重新奉献圣殿.随后,从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犹太人与罗马势力订立盟约.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代表了一段为建立这“盟约”所必需的时期.这样的理解使这“盟约”的认定既与历史学家的见证相符,也与那张由主手所指引、不可更改的图表相符.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公元前二世纪如犹大与罗马这样的古代国家之间谈判条约的过程,会因具体情势、外交规范与程序以及权力格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这一过程会从一方表达与另一方缔结条约或结成同盟的意愿开始.就犹大与罗马而言,犹大率先与罗马取得联系,提议缔结正式同盟.
将通过外交渠道传达该提议并启动谈判.这必须涉及派遣大使或使节前往罗马,与其领导人或代表会面.一旦谈判开始,双方将讨论拟议条约的条款.这可能包括一系列会议、外交信函的往来,并且可能有中间人或调解者参与以促进讨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会考虑对方提出的条款,并可能提出反建议或寻求对某些条款作出修改.这个过程可能涉及慎重审议、与顾问磋商,以及对拟议条约潜在利弊的评估.
如果双方就条约条款达成一致,将准备正式文件,载明双方同意的条款和条件.随后,该条约需要由各国相应主管当局予以批准.就罗马而言,这可能涉及元老院或其他治理机构的批准.同样,在犹大,该条约很可能需要其领导层或治理委员会的批准.一经批准,条约即予以实施,双方都应遵守其条款.这可能涉及各种形式的合作、共同防御协议、贸易关系,或条约所载的其他外交往来形式.
在公元前2世纪,从犹太地区（位于地中海东部地区）前往罗马（位于意大利中部）将是一段既艰难又耗时的旅程,尤其是考虑到古代交通方式的局限性.犹太与罗马之间的距离约为1500至2000公里（930至1240英里）,具体取决于所选择的路线.在古代,海上旅行往往比陆路更快捷、更高效,但海上航行受盛行风影响.从犹太地区的港口乘船前往意大利的港口（如罗马的港口奥斯提亚）可能需要数周时间,这取决于风况、海流以及所使用船只的类型等因素.
从犹太陆路前往罗马会更慢且更艰辛.旅行者必须穿越多种地形,包括山脉、山谷和河流,并且还要应对诸如盗匪和敌对地区等障碍.据估计,徒步或乘坐马车的行程可能需要数月.旅行时间还会受到道路状况、住宿和休息站的可用性,以及沿途休息与补给需求等因素的影响.
当马加比时期的犹太人寻求与罗马结盟时,他们需要派遣使节前往罗马.罗马当局接见这些使节之后,随之会有一段谈判期.由于没有精确的史料记载,从历史学的推断来看,一旦条约正式确立,就需要带回犹太地予以批准,随后很可能还得再送回罗马,以确认犹太一方已予接受.几乎难以相信,在那个时代,缔结同盟的过程会在一年之内就完成;因此,将“同盟”理解为一个从公元前161年延续到公元前158年的过程,这一理解与其他预言线索相契合,而那些线索指明了通向第十六节“星期日法令”的那段历史.
一项“盟约”——一切历史学家都承认其乃由马加比派犹太人所发起——于公元前161年始于犹地亚.其目的在于,犹太人想要获得支持,以对抗叙利亚人;自公元前167年起义爆发以来,他们一直与之争战.这场起义乃因一位犹太祭司玛他提亚以及他的五个儿子,尤其是犹大·马加比,奋起抵抗塞琉古统治者安条克四世·伊比法尼所推行的希腊化政策而被点燃.这些政策包括企图压制犹太人的宗教实践,并强迫他们接受希腊的风俗与信仰.
起义的导火索是一件发生在 Modein 村的事件,Mattathias 拒绝遵从一项要求向希腊神明献祭的法令.“Modein”源自希伯来语词“modi'a”,意思是“宣告”或“抗议”.在他的抗议中,Mattathias 杀死了一名即将进行献祭的犹太叛教者,随后他和他的儿子们逃往山区,发起了针对 Seleucid 军队的游击战.Maccabean Revolt 持续了数年,其间 Maccabees 与 Seleucid 及其盟友进行了多次战斗.尽管在人数和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Maccabees 仍取得了数次重大的胜利.
塞琉古帝国正试图将希腊的宗教强加于犹太人,而希腊人代表末后的全球主义者.他们的宗教体现在“觉醒主义”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如今正被银行体系、主流媒体、教育中心的全球主义势力,并借着强制输入非法移民、拆毁国家区别之手段,强行施加于美国和全世界.当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正把希腊宗教强加于犹太人之时,有一些犹太人正在配合他的努力.马加比家代表一类背道的犹太人,他们抗拒希腊的宗教;但还有另一类背道的犹太人,则支持推行希腊宗教的工作.
第十六节指的是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以及龙、兽与假先知的三重联合.在那段历史之前,是第十三至第十五节;其中,第四十节的三场战役分别是第十节（1989年）、第十一与第十二节（乌克兰战争）以及帕尼乌姆之战.帕尼乌姆之战代表一场战役,其中两角的地兽战胜了全球主义者的宗教与政治哲学.
在那场战役中,美国的末任总统必须应对第十一和第十二节所呈现的普京胜利及其随后崩溃所带来的后果.他将与北约或联合国结盟,以解决俄罗斯崩溃所造成的后果,并且在该联盟的历史进程中,他会使联合国卷入帕尼乌姆之战.第四十节的第三场战役将如同第四十节的第一场战役.正如苏联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之下崩溃一样,联合国内的全球主义者将被迫重复“perestroika”,这是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苏联所作努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苏维埃体制的瓦解以及苏联的最终解体.
第三场战斗由第一场战斗作示例;通过经济和军事压力,特朗普（由里根所代表）将迫使联合国进入“perestroika”,意为重组或改革.此次重组将把美国置于作为联合国的“十王”体系之首.在这场战斗中,教廷随后将登上历史舞台,宣称自己是特朗普当时正在征服之体系的捍卫者.
在同一历史进程中,特朗普将面临一场他被迫加以应对的内战,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当年被迫应对的一样.这场内战将发生在美国境内两个相互对立的叛教派系之间.一方由那些接受了觉醒主义的宗教与哲学的人所代表,他们是两大政党中的进步主义全球主义者.另一方（MAGA主义）自称是真正的新教徒,尽管他们在1844年就已失去了那一正统地位.
总统的派系以MAGA主义为代表,并建立在一种误导性的主张之上,即维护真正的新教和宪法.觉醒主义的主张包括大地之母的宗教、新纪元,以及认为宪法的适用应当依据社会规范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依据开国元勋那套陈旧观念.
Mattathias（Trump）将终结美国境内全球主义进步派的民主党人的企图,其代表是公元前167年在Modein爆发的起义.随后,Trump将重演公元前164年的历史——当时马加比人重新奉献圣殿,这一事件由对光明节的守节予以纪念.接着,在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所代表的时期,Trump将开始为树立教皇制度的形象发起最后的推进;这种形象标识着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到公元前158年,随着第十六节中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被强制执行,该联盟将得以实施.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首先说明罗马如何在政治上取得控制权,随后但以理以另一条叙述线重复并扩展这同一段历史,指出罗马在同一段历史中如何对待上帝的子民.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阐明了异教罗马在掌控世界过程中所面临的三大障碍.在第十六节中,叙利亚于公元前65年被异教罗马征服,随后犹太在公元前63年被庞培征服.第十六节指出罗马何时要站在荣耀之地,并以此预表本章第四十一节的星期日法令.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征服发生在公元前63年［与1863年相对应］,当时耶路撒冷城内正进行着一场内战.尤赖亚·史密斯说：“当庞培从对本都王米特里达梯的远征中归来时,两位竞争者希尔卡努斯和亚里士多布鲁斯正为争夺犹太的王位而角逐.”
“海卡努斯”（Hyrcanus）与“亚里斯多布”（Aristobulus）这两个名字都源自希腊语,并且具有历史意义,尤其是在希腊化时期及哈斯摩尼王朝的犹太历史背景中更是如此.“海卡努斯”源自希腊词“Hurkanos”,而该词很可能又出自波斯语“hurkan”,意为“狼”.海卡努斯这一名字曾为数位哈斯摩尼统治者所采用.“亚里斯多布”意为“最好的谋士”或“最佳顾问”.亚里斯多布也是数位哈斯摩尼统治者所使用的名字.“海卡努斯”与“亚里斯多布”这两个名字,都与哈斯摩尼时期犹太历史中的重要人物相关联.他们都是统治者,在犹太地哈斯摩尼王国的治理与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时代哈斯摩尼王国在预言中的后裔与代表,就是法利赛人.
当庞培攻占耶路撒冷时,城中有两个政党,其渊源都可追溯到公元前167年以摩迪因起义为标志的那场反叛时期.庞培一旦被卷入这场叛乱,便决心夺取耶路撒冷;亚里斯多布鲁斯一派决意抗拒他,而希尔卡努斯一派则决意为庞培开城门.于是庞培对耶路撒冷发动进攻,三个月后,耶路撒冷从此永归罗马的管辖之下.
到了第十九节,作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障碍的埃及,被罗马攻取.随后在第二十节,标明了基督的诞生,同时但以理开始阐述罗马将在那段历史中如何对待神的子民.第二十一、二十二节中,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二十三节里,那起于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同盟,在紧接着描述十字架的经文之后被指出;在那里,背道的犹太人宣称他们“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以马加比为代表的那一脉背道犹太人,曾抵制希腊宗教哲学的渗入,却因此与罗马结成不圣洁的关系;这条脉络紧随那标明十字架历史的经文之后,在那里,他们那不圣洁关系的果子被完全显明.
舍吉拿从未回到被掳七十年之后所建的圣殿.最后的先知性见证由玛拉基宣告,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马加比人起来反对全球主义的希腊影响力之前的数百年间,既没有神可见的同在,也没有任何先知性的见证.在起义之初,他们就做了托勒密和乌西雅王都曾企图做的那件悖逆之事——两位君王都试图担任祭司的职分,在圣殿里献祭.
约拿单·阿弗斯（亦称约拿单·马加比）是玛他提亚的儿子之一;玛他提亚发起了马加比起义,而约拿单在领导犹太人反抗塞琉古帝国的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兄犹大·马加比在战阵中阵亡之后,约拿单接掌了马加比军队的领导权.除军事与政治领袖的身份之外,约拿单也承担了大祭司的职分,作为犹太民族属灵的领袖.约拿单兼具领袖与大祭司的双重身份,标志着犹太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展,因为这使政治与宗教权柄都集中于哈斯摩尼王朝之内.他的领导有助于加强犹太人的自治,并在犹太地确立了哈斯摩尼人的统治.
托勒密在拉菲亚之战胜利之后所企图犯下的那一罪,竟在马加比人起义之初就被付诸实行了.这正是乌西雅王时代祭司们所抵制的同一罪;然而,马加比人自称为捍卫上帝圣殿礼仪之举,实则是教会与国家相结合之错误而悖逆的表现,因此,它乃是现今背道的新教之叛逆的预表;这背道的新教现正集结起来,为反对拜登之全球主义“觉醒主义”侵蚀而支持特朗普.
圣经教导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而基督时代的法利赛人,乃是始于玛他提亚的哈斯摩尼王朝最后的残余.玛他提亚,以及他所发动的叛乱,结出了法利赛主义的果子;那些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观念的背道新教徒,也同样如此.美国之所以伟大,乃是在于人们曾将«宪法»理解为使教会与国家彼此分离;但在由住棚节所纪念之胜利所代表的那假冒神迹之时,推动星期日立法的运动将公开出现.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迄今为止,传讲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理的人常被视为不过是危言耸听者.他们的预言——宗教不宽容将在美国掌权,教会与国家将联合起来迫害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被断言为毫无根据、荒谬可笑.人们自信地宣称,这片土地绝不可能变成别的样子,只会如以往一般,作宗教自由的捍卫者.然而,随着强制遵守星期日的问题被广泛激起讨论,那件长期遭到怀疑与不信的事被看见正在逼近,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产生此前所不可能有的影响.
在每一代,神都差遣祂的仆人责备罪,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教会中.然而,人们却盼望有人对他们说顺耳的话,纯净、未经粉饰的真理则不被接受.许多改革者在开始他们的工作时,决意在抨击教会和国家的罪恶上极其谨慎.他们盼望借着纯洁的基督徒生活的榜样,引导人们回归圣经的教义.然而,神的灵临到他们,正如当初临到以利亚,感动他去斥责邪恶君王和背道之民的罪;他们便无法克制,不得不宣讲圣经直白的话语——那些他们本来不愿提出的教义.他们被推动着,热切地宣告真理,并指出威胁人灵魂的危险.主赐给他们的话,他们就毫不惧怕后果地说出来,而百姓也不得不听见这警告.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如此被宣讲.当要以最强大力量传出的时刻来到,主必借着卑微的器皿作工,引导那些将自己献身于祂事工之人的心思意念.工人的资格,与其说来自学术机构的训练,不如说更是出于祂圣灵的膏抹.有信心且祷告的人必被迫切的感动所催促,带着圣洁的热忱出去,宣告上帝赐给他们的话语.巴比伦的罪恶将被揭露.以国家政权强制推行教会礼规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招魂术的侵入、教皇权势隐秘而迅速的扩张——这一切都将被揭穿.藉着这些严肃的警告,众人将被激动起来.成千上万从未听过这种话的人将侧耳而听.他们惊奇地听见这样的见证：巴比伦就是那教会;她因自己的错误与罪恶,并因拒绝从天上赐给她的真理而堕落.当天众人带着迫切的询问去找他们从前的教师说：“这些事真是这样吗？”那些牧者便搬出荒诞的寓言,讲述顺耳的话,以安抚他们的恐惧,平息已被唤醒的良心.然而,既有许多人不愿仅凭人的权威就满足,而要求明确的“主如此说”,那些受欢迎的牧职人员,就像古时的法利赛人一样,在其权柄受到质疑时怒火中烧,便把这信息斥为出于撒但,并煽动喜爱罪恶的群众辱骂、迫害宣扬这信息的人.
当这场争论扩展到新的领域,而人们的心思被唤起转向上帝那被践踏的律法时,撒但便骚动起来.伴随这信息而来的能力只会使反对它的人愈加狂怒.神职人员将使出几乎超人的努力来遮蔽这光,免得它照耀他们的羊群.他们将凭借手中一切手段,设法压制对这些至关重要问题的讨论.教会诉诸世俗政权的强力臂膀,在这件事上,教皇派与新教徒联合起来.随着强制守星期日的运动变得愈加大胆而坚定,法律将被用来对付守诫命的人.他们将被以罚款和监禁相威胁;并且有人会被许以具有影响力的职位,以及其他奖赏与利益,作为诱饵引诱他们放弃信仰.但他们坚定的回答是：“请从上帝的话语中指出我们的错误”——这与路德在类似境况下所提出的请求相同.那些被提到法庭受审的人,为真理作出有力的申辩;有些听见的人因此被引导,决志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如此,那些原本对这些真理一无所知的成千上万的人将得以见到这光. «大争论»,605、606页.




